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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已经

六十多年了。这个历程中，不管是历史记

述、资料，还是点滴故事，只要是真实的

有价值的，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多年来不断进行回忆和思考、反思，出

版了《回忆与思考》、回忆录《路漫漫》

(前两部)等书，就是想留下点历史资料。

清华园解放，是北京新生的开端。下

面记述的是清华园解放前后半年多中，几个

难忘的故事，至今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

1948年春，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

反动政府垂死挣扎，加剧镇压。清华地下

党根据上级指示，反复在党内进行了革命

气节教育，要求党员提高警惕、防止迫

害。如果突然有危急情况，要做好能马上

撤退到解放区去的准备。万一被捕，要机

智应对，必要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也

要保守党的机密和保护同志。

果然，暑假后期的8月19日凌晨，国

民党派兵包围了清华园，也包围了北大、

师大等校。地下党事先已从打入国民党

“特刑庭”的内线处获得了消息，半夜派

人赶在敌人围园前把敌人要搜捕的名单送

到清华地下党总支。总支一方面布置安排

名单上的同学紧急隐蔽、疏散，尽快设法

出校园，撒退到河北平山解放区，另一方

面向校方商请学校领导出面与敌人谈判周

旋，同时，紧急布置和进行各种应变准

备。

除隐蔽撤退有危险的同志外，隐藏党

的秘密文件资料是另一项重大任务。我当

时的联系人夏杰（后改名沈澄）找我，交

给我一大包秘密文件，要我快找个安全

可靠的地方隐藏。我想到了游泳池的更衣

室，就把大文件包藏在一件佯披在身上的

茄克衫下，飞快地跑过大操场。进入游泳

馆，还真有几个人在池中游水嬉玩。我若

无其事地走到靠墙的一排铁皮更衣柜前，

把文件包放进一个格子里，盖上茄克衫，

锁上格子门，再把衣服都塞进柜里，锁

紧，把钥匙套紧在手腕上。然后，我大摇

大摆走到游泳池边纵身一跳入水游起来。

在水中玩耍的几个人，看我的眼光中没有

一点异样或怀疑。游了十几分钟后，我上

岸穿好衣服，又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出

馆，快步回到宿舍，进门就躺在床上，心

里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回忆黎明前的清华园
○白祖诚（1951生物）

白祖诚学长在4月23日1951届毕业60周年
庆祝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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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秋季开学，我们两人搬到了位于颐和

园对面的清华农学院上课和住宿。

留校的地下党员大多都做了随时听组

织安排撤回解放区的准备。最重要的是要

制作一张假的“国民身份证”，以便在路

上过关卡和应付军警检查。地下党有专

人制造假的证件，但需要一张贴在证上的

化装成学徒、小商贩、工人、商人等模样

的半身像片。我和邢金钟都按组织指示，

剃了平头，穿上件不同颜色、质量的中式

袄、褂，到组织上指定的成府镇一家照相

馆照像做好假证。12月初，通知我把邢金

钟的假证交他让他先撤。我细看那假证，

一副商人模样的相片上刻印了国民党机关

的钢印，几乎看不出是伪造的。我心中暗

自佩服地下党的精细工作。我向他传达了

组织上交代的路线、接头暗号，还交代除

路上吃、住、行的费用外，要多给他准备

至少十几块大洋(银元)，以应付敌人盘

查，在被盘问刁难时可择机塞给他们，我

们用此法已久，屡试不爽。我们两人手头

的钱还差得远，组织上倒是说了如果自己

无法筹集可以报告组织。我手头还有个父

母给的金戒指和照相机，就赶快进城到一

家拍卖行廉价卖了，算算足够了。那天傍

晚就送他出校走了。不过，他到天津后往

南走了两三站就被赶回来了，国民党军已

奉命把天津周围严密封锁了。原来，辽沈

战役已取得辉煌胜利，解放大军已开始南

下要进关了!

清华园在11月下旬就开始了迎接解放

的工作。清华地下党总支按上级指示，布

置各支部迅速做好国家财产和教职员工情

况的调查核实工作。我找了新发展的几

个党员作了分工：我和邢金钟负责学校财

午饭后，夏杰来找我，说上级决定把

文件埋起来。我再到游泳馆取出文件包，

和夏杰一块把文件用防水的油纸包好，再

套上一个大书包，到气象台附近找一个

隐蔽处，旁边有一棵小树为标志，挖一个

直径和深度都各二尺多的坑埋好，覆土踩

实，再盖上些草皮碎枝。我们俩一再互相

叮嘱：一定不能向任何人包括同志、好友

说这事，如果被敌人逮捕了更宁死不能吐

露半点。

这时敌人搜寻不出黑名单上的人，又

迫使校方出面召集全体在校学生集中到大

礼堂，军警按名单一个一个点名查验学生

证。由于名单上的人这时早已出校或隐匿

在一些进步教授家中，军警这一套只是走

形式，什么也查不出来。我完成了保护党

的机密的任务，十分高兴。

这次大逮捕前，中央和学委已指示：

在当前形势下，除一批必须的地下党员留

学校坚持斗争外，家在外地而安全有保证

又有条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党员，可以

转移到家乡去开辟新的战场。因此，从初

夏到8、9月，清华转移走的有百人以上。

我熟悉的人中，魏任之、陈金秀（后改名

陈明）、夏雄（后改名齐怀远）去了城工

部，张泽石回四川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

王裕昆、陆钟玮、吴道源回了云南，参加

了边纵游击队。这些同志走前，陈金秀、

夏雄、王裕昆等都曾向我告别，互相打通了

横的关系。这是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反正

要分别了，天各一方，犯点规就犯了吧！

我原在清华生物系，宿舍在清华园的

明斋。1948年读完二年级后，我获准转系

到与生物学搭界的农学院农艺系。生物系

的同学邢金钟受我影响，也转入了农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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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人员情况的调查，张福海、陆明贤、

章贤瑜负责院外周边环境和国民党军动向

的调查。我们想了许多办法，进行的工作

大致有：一是在同学中发起为贫寒工友募

捐冬衣。得到许多好心师长和同学的支

持。我和邢金钟、陆明贤等把自己的好衣

服都捐了，包括我的三身毛料子西服、中

山装，都有八九成新；邢金钟的一件米黄

色茄克外衣和陆明贤的一身毛料中山装也

都相当新。衣服摆在桌子上，每位工友拿

两三件，一会儿就拿光了，皆大欢喜。二

是调查学院财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几个实

验室的各种新进口的仪器设备。我们就和

管实验室的助教孙老师套近乎，取得他的

信任和帮助，以想学习这些仪器设备使用

的名义，请他带领我们一个一个实验室参

观，逐件观看，搞清每台仪器设备的名

称、用途、价钱等。我问，邢记，用了两

个整天全部查点完毕。孙老师也没表现出

有所怀疑，不知他心中是否猜到了我们的

身份和目的。

三是调查人员情况。但我们连师生员

工的名单都没有，怎么办呢？我想起在校

卫队看见过一本全农学院的户口簿。当时

正临近新年，就想了个主意：以学生会

分会名义倡议举办新年晚会，老师、同学

和员工们热烈支持。我找到校卫队的张队

长，称联欢活动中一个有趣的节目需要每

个人的姓名、年龄等资料，希望从户口簿

上抄份名单。张说：“白同学，这还不简

单，户口簿就在我这儿，你要什么来抄就

是。”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了十

分完整的户口资料。我们抄清一份后，又

根据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加注了自己的

看法和评断，如“进步”、“中间”、

“落后”、“思想较反动”、“可疑”

等，有的还注上了具体情况，如什么场合

讲过什么话，与什么人来往密切、形迹可

疑等，这也算“情报工作”吧。

四是由邢金钟带领张福海、陆明贤等

进行周边环境如颐和园、青龙桥一带的地

形和社会情况与敌人动态的调查，重点

是驻西苑的国民党208师军队的动向。他

们做了尽可能多的调查和搜集材料的工

作，还绘制了部分地图。五是章贤瑜负责

附近村民情况和思想状况的调查。那时人

们主要是害怕在这里打起来受到伤害。章

也从村民处了解到一些敌人哨兵和炮位的

布置情况，并顺便做些宣传和安定人心的

工作。六是将各方面的调查汇总整理成调

查报告上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后来听

领导我的总支委员胡聚长说，一位分管我

们的学委领导曾夸赞说“这个报告叙述具

体，条理清楚，意见明确，写的人是个人

才啊！”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1948年12月13日夜，西北方向枪声大

作，时紧时松。我和邢金钟料想今晚解放

军肯定要占领这一带，立即派人密切观察

周围动静，警惕附近的208师进行破坏。

这时校卫队长老张跑来找说：“白同学，

我知道你们几位肯定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请你们今晚就呆在这儿，八路军那边的人

来了，请你们跟他们把我们的情况说清

楚，要不他们进来，看见我这身皮和国民

党军服一样，可能一枪就把我毙了，那可

就惨了！”我耐心地安慰他说：“你们放

心，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天亮后，解放军四野先头部队到了青

龙桥，我听说后只身走去，只见穿着草绿

色军装的部队十分雄壮，还有些女战士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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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高头大马，十分威风。有一些老乡还与

解放军搭话说笑，战士态度友好亲切。我

问一位老乡，他说国民党军队半夜就跑光

了。我高兴极了，但没有请示觉得不宜直

接去找部队说什么，就回院骑上自行车飞

快骑到清华园，找到直接领导我的庞文弟

汇报。他笑着说：“我们早已知道了，总

支领导已去青龙桥找部队联系，有什么结

果再告诉你。”他又叮嘱我还要警惕残余

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解放军来农学院要很

好接待等。

我回院后，邢金钟、张福海等报告周

围环境安定平静，商贩已恢复买卖东西。

下午有几位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来院，校

卫队老张叫我去迎见。他说就是来了解

一下部队周边的情况，听说这里是有名的

清华大学的一部分也来问问是否安宁，是

否需要他们进院保护。我说我们全院师生

都盼望解放，欢迎你们。不过是否请你们

进校请等我们商量一下。我找了院长汤佩

松，他说军队还是不进校园为好，如果需

要的话，由清华园那边的校方派人接军队

进来比较好。那位团长听了说：我们尊重

你们的意见，于是就将部队驻扎在离学院

白祖诚学长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路漫
漫》第一部、第二部（上）、（下），约100
余万字

七律    心语
○吕人和（1949-1951外文）

择英揽萃美名扬，

水木清华日月长。

一代名师留旧忆，

几多学子启新航。

流连应景同心语，

睹物思人共脊梁。

至赏芙蓉淑玉影，

临观俊彦满庭芳。

不远的颐和园小学内。过了两天，庞文弟

同志找我一起骑车去青龙桥部队驻地，见

到了解放军某师师长吴彪，向他汇报学校

情况并商量欢迎官兵进校与师生见面联欢

等事。吴彪师长谈吐爽朗而幽默，还讲了

点延安的小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2月18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以19

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署名，在西校门张

贴了奉命保护学校财产和人员安全的大布

告。清华园从此解放了，全校欢腾。在

地下党总支找驻军联系商定后，由校方和

学生会出面邀请解放军数百位官兵来校参

观、联欢。学生和战士们在大操场跳秧歌

舞，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

地方》等歌曲，以及新学会的《我们的队

伍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

迎接解放的歌曲。至今每次回想，那情景

就又在脑海中浮现，似乎当时欢欣鼓舞的

泪水也又涌上眼眶。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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